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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江苏徐州，每晚7点半，云龙湖
珠山景区便开始沸腾起来。三人一
排，整齐的队伍，着装统一，豪迈的步
伐，伴随着广场舞激昂的音乐，大步
向前暴走，场面极其壮观，每天参与
暴走的有上万人，而其中的主力则
是广场舞大妈“转型”去的。据了解，
在云龙湖暴走团有多个队，“每个队
都有近千人，播放音乐的音箱就有
十多台。”由于暴走团经常占用机动
车道，干扰正常交通，和车主发生矛
盾，徐州公安局景区分局为保障参
与市民的安全，在音乐厅广场每晚7
点到10点专门固定安排一组巡防队
伍进行执勤巡逻。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2版）

跳广场舞以及暴走，确实会对他
人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可以
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如果一
些大妈在锻炼之中逾越了公共秩序，亦
可根据具体对象的表现，加以协商解
决。盲目指责他人，甚至因为个体的表
现而上纲上线到整个大妈群体，都是一
种不负责任的公共讨论态度。

在大妈锻炼一事的讨论上，显然
需要警惕这种“异乎我者即非，同乎我
者即是”的思维。本质上，广场舞与暴
走，并不存在天生扰民的性质，其问题
的衍生要看具体执行者。如果一些人
的行为影响了公共秩序，可以采取沟
通的办法，疏导问题的解决。对于那
些严重破坏公共秩序者，亦可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向有关部门投诉。但在
公共空间，一味抢占道德高地掀起群
体指责，只会扩大大妈与公众之间的
冲突，加深彼此的隔膜，增进公共戾
气，把更多的大妈推向对立面，从而给
问题的解决带来严重麻烦。

根据新闻中隐含的观点，跳广
场舞不合适，暴走也不合适。那么
请问哪里才是合适之地？大妈去
公园、广场跳舞，会被年轻人嫌声
音太吵。去马路走走，会被嫌影响
交通。在这样一个无处安放锻炼
的环境下，步入中老年的大妈们唯
有待在家里哪里也别去？

对广场舞、暴走的夸张批判，折
射出人性之中的一种自私。无论是
广场还是普通马路，说到底，公民都
有在其中活动的权利。把自身对生
活环境的安宁需求，寄托在大妈不
要锻炼上，本质上是一种漠视权利
的表现。民众必须明白，广场、普通
马路等公共场所，管理部门不可能
强行禁止大妈们活动。解决这些活
动带来的扰民问题，既要靠城市公
共场所建设水平的跟进，也同样离
不开公共精神的培育。只有冲突双
方，都放弃批判思维，学会群体沟通
艺术，增进彼此的交流，才能真正有
效地推动问题的解决。像新闻中提
到的徐州公安的做法，其实颇值得
肯定，通过安排巡防组规范大妈暴
走，既保障了大妈暴走的权利，也避
免了其与车主的冲突。

每个人都有不被他人打扰的权
利，但亦有尊重他人正当权利的义
务。说到底，广场舞、暴走扰民问题，
乃是一个公共秩序的培育与建设问
题，而非简单的是非判断题。唯有
保持一种沟通精神，给大妈们的锻
炼热情提供一个正常的制度出口，
告别污名化的心态，这场有关公共
场所，人们该如何把握锻炼尺度的
讨论才能避免成为一场廉价的口水
争论。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讨论大妈扰民不可堕入污名化思维
■个论

据 浙 江 电 视 台 6 频 道
《1818黄金眼》栏目组报道，日
前，浙江余姚丁大妈凌晨4点就
换上新衣，挑着米粉火腿豆皮，
带着亲手做的小衣服，来萧山看
望刚出生的孙女。可儿子始终
没接电话，她只能哭着回家。丁
大妈说，儿子曾说“你长得太丑，
不要来丢我面子”，他大学毕业
后就与家里来往甚少。

其实类似的故事，在天
涯、豆瓣等论坛的家庭版块
上屡见不鲜。主人公拥有共
同的属性忘恩负义，身份上
也惊人地一致，那就是——

“凤凰男”。只不过，这回被
浙 江 电 视 台 报 道 的“ 凤 凰
男”，又多了条罪状“子嫌母
丑”，才起到了吸引眼球的作
用。千百年来，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早已成了衡量孝
道的标准。一句嫌弃母亲长
得太丑，实在触到了道德捍
卫者的底线。

在节目中，丁大妈说自己
最近身体不好，之前给人家做
保姆，丈夫在工地上打零工，
到处借钱供这个儿子读完大
学。儿子是名校毕业，结婚的
时候儿子向他们要钱，虽然经
济实在困难，丁大妈还是给儿
媳妇买了一条金项链。

类似的狗血故事中，“不孝

子”或始乱终弃者的人生，几乎
都遵循了这样的路径——集
全家之力于一身，发愤读书十
余年，终于成为“山窝里飞出
的金凤凰”，从而为一个家族
蜕变带来希望。可一旦过上
了城市生活，但由于原先的农
村身份打下的烙印，使得他们
可能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上，
都会产生种种问题。

而在对待其原来家庭的问
题上，凤凰男也往往走上两个
极端，要么是对自己大家庭的
没完没了，甚至是超出自己能
力范围的付出，要么则是由于
极度自卑导致的自负和自私，
斩断与原有家庭之间的联系，
成为忘恩负义的“不孝子”，或
者是一味向现有家庭（配偶）索
取，一点点小事都会激发他敏
感的神经。

所谓“子嫌母丑”，不过是
类似悲剧的引子。谁都明白，
问题的关键不在父母的相貌，
这位不孝子的潜台词，也不是
母亲长得丑，丢了自己的面
子，根本原因是原来家庭的经
济状况，让他们觉得抬不起头
来。挥动道德的大棒，谴责这
位“不孝子”容易，可真探究他
们的内心和切身的遭遇，才会
发现，许多事情没有外人想象
的那么不堪，反倒多了几分无

奈与悲情。
“凤凰男”的悲剧更像是

城乡差距造成的悲剧。目前
城乡差距表现在多方面,不仅
有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更有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
发展方面的差距。“嫌母丑”
的不孝子，为何急于与生他
养他的家庭脱离关系？从余
姚到萧山，看似只有一百多
公里的距离，可经济发展水
平上的差距却不是一点半
点。如果这位“凤凰男”碰巧
娶 了 位 萧 山 出 身 的“ 孔 雀
女”，那故事难免会朝着狗血
的方向发展。大城市退休的
人，都有退休金和社保，如果
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那收
入依旧相当可观。可“凤凰
男”的农村父母年轻时还能
出去打工，老了就只能土里
刨食、坐吃山空。看病费用
更是差距巨大，城市的医保
水平和乡村差距悬殊，农村
父母一旦患病，花销之大往
往让人不堪重负。

总之，横亘在“凤凰男”面
前的不只是子嫌母丑的道德
指摘，更是城乡差距的现实隔
阂。如果社会根源上的问题不
解决，恐怕类似的狗血故事还
将上演。
□刘晶瑶

“子嫌母丑”
不只是“凤凰男”的悲剧


